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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上班的辞职了。该去打工的去旅行了 ●在我们身边，当

极大多数青年奋发进取的时候，也有一些城市青年变得不那

么“按步就班”， ●他们虽然也有梦想，也有追求，但他们

却是在躲避 他们为什么要躲避？ 肖丹：靠朋友接济3个月游

历5省 1月9日晚上，刚从昆明回到长沙的肖丹，在河西高校区

一家餐厅和几个大学同学简单聚餐。 有些疲惫的她与记者刚

一见面就说：“爸妈催着我回去过年啊。” 2005年6月，22岁

的肖丹大学毕业前夕被长沙一家动漫产业公司录用，2006年3

月，肖丹向公司递上一份辞职信，然后拿着末月的工资回到

衡阳祁东县，在家中度过了两个多月的赋闲时光。 “怎么想

到要辞职？”记者问肖丹。 “觉得做得没有多大意思了，做

动漫找不到感觉。”肖丹撅了撅嘴。 2006年6月的一天，认为

自己“休息好了”的肖丹对父母提出要去深圳找工作。 “去

年6月27日我从祁东坐汽车出发，第二天到站时给爸爸发了一

条短信：爸爸，其实我已经到云南省的芒市了⋯⋯我准备从

这里开始旅行去西藏。” “当时我和她爸爸都很生气。”2

月3日，提起女儿那次先斩后奏的事情，肖丹的妈妈罗女士在

电话中仍忍不住向记者“抱怨”：“不过她人已经跑了，我

们也追不回来。我安慰她爸爸说，让她一个人出去见识见识

也好，尝一尝酸甜苦辣。”罗女士告诉记者，肖丹从小就是

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放学回来家里没人她就自己热剩饭剩菜

吃。 另外让家人担心的是，她妈在她临行前塞包里的1000元



钱不够长途旅行的花费。肖丹坦言：“出发时身上确实钱不

多，我之前想的是，这段时间可以一边旅行一边打工，喜欢

上了一个地方就先呆下来，找一份工作，挣足了钱再上路。

” “听起来很浪漫，你真的靠打短工走完全程了？”记者问

。 肖丹不好意思地笑：“没有啦，后来才发现开销太大，自

己也有点松懈，就叫朋友帮我汇钱到我的银行卡上。”她仔

细算了一下，说：“我这趟旅行，加起来陆陆续续借了差不

多8000元。” 游完芒市的旅游景区，肖丹来到位于德宏州西

南部的陇川县。“陇川西面和缅甸接壤，边境上有很频繁的

生意往来。我认识一个面包店的老板，他常常送货去缅甸那

边。后来我就半打听半跟踪，找到了他们送货的那条田间小

路，乘人不多的时候就溜了过去⋯⋯” 2006年8月，肖丹来到

她“想疯了的”丽江。在一酒吧邂逅了辽宁男孩刘博文，两

人与另外几个路线一致的朋友结伴同行。泸沽湖、里格半岛

、虎跳峡、香格里拉、德钦飞来寺、梅里雪山，都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当一行人接近西藏的时候，肖丹与刘博文这时爱

情已经升温。其后，肖丹又游历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

，2006年9月回到云南昆明，10月，她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

陪伴大学在读的男友在昆明落了脚。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行

为有点另类？” “我不这样想。现在社会竞争已是越来越激

烈，我可能是有点想躲。”肖丹说。 曾刚：沉迷于当电影导

演的幻想 对曾刚的采访是通过网络语音聊天进行的，当时他

人在北京。1月22日晚，网名“天生电影狂”的他先用法语主

动向记者问好，然后表示刚好有时间可以聊。“我正为今年5

月份一场关键性的考试做准备，顺利的话10月就可以去巴黎

了。” 曾刚今年24岁，长沙人。“读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电



影，西片、港片看过不少，同学中也算小有名气的电影发烧

友。高三时班主任建议我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但我当

时没考虑要做这一行。” 曾刚后来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

南方某高校当时颇为热门的计算机专业，氛围自由的大学生

活让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并不太喜

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而随着知识面的拓展与年龄阅历的增加

，对电影的热情不但没有消减反而迅速升温。 “以前觉得，

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遥远的故事。现在我觉得

只有通过电影才能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 大学毕业后，曾

刚辞掉刚做一个月的工作，拿着一张中国戏曲学院成教班的

通知书一人去了北京。“我想‘曲线救国’，先入这个门，

再考虑进一步读研深造。”耳机里曾刚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

湖南口音。 “这一年多下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首

先是我迈进了学导演的这个门槛，感觉到离电影梦更近了。

对电影从原来新奇、迷恋的状态渐渐转为一种更加理性和平

和的认识，对自己、对外界的了解也没有以前那样片面了⋯

⋯最近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生活比电影更真实吗？

” 接触曾刚前，记者曾试图联系一位在南京的长沙女孩。据

闻，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高考时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大

学毕业后先跑到重庆学了一年电影，然后到北京做过“北漂

族”。1月21日，通过她的表妹小霞的转告，她以“不想让别

人打扰自己的生活”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在南京具

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好像状态不怎么好。”小霞用颇为难

的口气告诉记者，“她不知道自己未来怎样？” “现在我在

爸爸妈妈眼里都是败家子白眼狼的角色了，我还有心情说故

事？再说我什么事都没做过，我能说什么呢？”这是她给小



霞的留言。 “相对其他职业，电影导演的成功几率比较小，

可以说最终成名的凤毛麟角，你有没预想过自己能走多远？

”记者问曾刚。 “的确，做电影是一条漫漫长路。我首先要

做的是成为一名职业导演。至于最终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

现在还没想过。” 刘超：一辈子弹着贝司去摇滚 从17岁开始

接触摇滚至今，刘超已从背着吉他拜师学艺的懵懂少年长成

了高大健壮的青年小伙，并在长沙一个名为“最终选择”的

地下乐队担任贝司手。有朋友这样形容他： “每天出门时身

上带两元钱，一元坐公交车去排练，剩下的一元晚上坐公交

车回家吃饭。” 1月26日晚，记者在长沙某医院宿舍楼门口见

到了刘超，身高184公分的他身着休闲装，留着寸头，与某网

站上他“朋克”的形象相差甚远。 来到刘超家，他母亲何女

士正在看电视。刘超走进卧室，在电脑上给记者播放了一段

记录他们乐队生活的DV，“这是去年在肆陆酒吧演出完后，

和一个德国乐队的朋友在湘江边喝啤酒。”说着，他对着画

面向记者介绍起自己乐队的成员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